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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七
位
中
國
代
表
的
陳
述
，
則
是
這
篇
政
府
總
陳
述
的
補
充
與
具
體
化

。
最
具
有
詩
意
和
深
情
的
是
國
際
奧
委
會
老
執
委
何
振
梁
的
陳
述
：

你
們
今
天
不
論
作
出
何
種
選
擇
，
都
會
載
入
史
冊
。
但
是
，
只
有
一
種
決

定
可
以
創
造
歷
史
。
但
願
諸
位
的
決
定
，
能
以
體
育
運
動
作
橋
樑
，
使
世
界
和

中
國
擁
抱
在
一
起
，
從
而
造
福
於
全
人
類
…
…
選
擇
北
京
，
諸
位
將
在
奧
運
史

上
，
第
一
次
將
這
一
個
體
育
盛
會
帶
到
擁
有
世
界
上
五
分
之
一
人
口
的
國
度
，

讓
十
多
億
人
能
用
其
創
造
力
和
奉
獻
精
神
，
為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服
務
。

這
位
中
國
代
表
的
話
音
一
落
，
全
場
立
即
報
以
熱
烈
的
掌
聲
，
中
間
還
夾

雜
着
好
幾
聲
﹁br av o

！
﹂
當
時
，
我
從
電
視
中
聽
到
這
個
幾
種
外
語
所
通
用
的

詞
後
感
到
特
別
興
奮
，
因
為
西
方
人
觀
看
演
出
，
喝
彩
時
大
多
用
此
讚
語
。

楊
瀾
五
分
鐘
純
正
英
語
的
陳
述
，
也
博
得
滿
堂
彩
。
去
年
歲
末
，
她
在
一

次
電
視
訪
談
中
，
當
被
問
及
當
年
申
奧
陳
述
的
心
境
時
說
：
﹁陳
述
時
我
一
點

也
不
緊
張
，
真
的
。
當
時
有
一
種
生
逢
其
時
，
捨
我
其
誰
的
感
覺
。
這
裡
面
有

一
個
個
人
情
結
。
我
在
國
外
留
學
多
年
，
深
感
西
方
人
對
咱

們
國
家
的
無
知
、
偏
見
，
這
是
一
次
讓
咱
們
國
家
展
示
自
己

的
好
機
會
。
鄧
亞
萍
曾
說
過
這
樣
一
句
話
：
﹃想
贏
就
不
緊

張
﹄
。
這
句
話
說
得
特
別
好
，
一
直
在
鼓
舞
着
我
，
誰
不
想

贏
呀
！
想
贏
，
你
就
不
會
緊
張
了
。
作
最
後
陳
述
時
，
我
心

無
雜
念
，
總
覺
得
周
圍
有
個
氣
場
：
你
們
既
然
把
五
分
鐘
交

給
了
我
，
那
在
這
五
分
鐘
裡
，
你
們
就
得
聽
我
的
！
陳
述
時

，
有
一
股
子
氣
一
直
在
頂
着
我
！
﹂

在
國
際
奧
委
會
委
員
們
投
票
過
程
中
，
伊
斯
坦
布
爾
、

大
阪
、
多
倫
多
一
個
個
被
﹁刷
﹂
了
下
去
，
最
後
只
剩
下
了

北
京
和
巴
黎
。

二
○
○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晚
，
國
際
奧
委
會
主
席
薩
馬

蘭
奇
微
笑
着
向
全
世
界
宣
布
：
北
京
勝
出
！
長
期
協
助
賀
龍

元
帥
掌
管
中
國
體
育
運
動
的
榮
高
棠
老
人
，
在
電
視
實
播
中

得
知
這
個
特
大
喜
訊
後
，
激
動
得
忘
情
地
高
喊
：
﹁我
們
終

於
把
奧
運
會
搬
到
家
裡
來
啦
！
﹂

引
吭
高
歌
，
料
事
如
﹁神
﹂

二
○
○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夜
晚
，
對

海
內
外
十
幾
億
中
華
兒
女
來
說
，
是
個
不

眠
之
夜
。
在
我
國
駐
俄
羅
斯
大
使
館
舉
行

的
慶
功
會
和
答
謝
宴
上
，
李
嵐
清
副
總
理

興
致
很
高
，
真
的
像
三
個
月
以
前
對
我
所

說
的
那
樣
引
吭
高
歌
，
唱
了
許
多
中
外
名
曲
，
其
中
有
：

《
我
愛
你
，
中
國
》
、
《
北
京
頌
》
、
《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晚

上
》
、
《
三
套
車
》
、
《
我
的
太
陽
》
等
，
過
了
子
夜
還
未

盡
興
。
成
百
上
千
的
中
國
同
胞
，
齊
聚
在
莫
斯
科
友
誼
街
六

號
這
塊
只
有
全
中
國
領
土
幾
十
億
分
之
一
的
神
聖
﹁飛
地
﹂

上
，
相
識
的
和
不
認
識
的
，
相
見
時
都
熱
烈
相
擁
，
為
百
年

夢
圓
而
一
次
次
流
下
了
熱
淚
。
同
胞
們
徹
夜
無
眠
，
狂
歡
至

次
日
晨
而
不
散
。

有
關
李
嵐
清
副
總
理
與
北
京
申
奧
的
趣
聞
很
多
，
第
二

次
申
奧
成
功
時
在
莫
斯
科
任
駐
俄
羅
斯
大
使
的
武
韜
，
就
給

我
講
了
兩
段
相
當
精
彩
的
軼
事
。

一
段
趣
聞
是
，
二
○
○
一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就
在
申
奧

表
決
前
兩
天
的
晚
上
，
李
副
總
理
宴
請
俄
羅
斯
政
壇
當
時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
莫
斯
科
市
市
長
盧
日
科
夫
時
，
應
邀
與
他

一
起
用
俄
語
唱
了
《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晚
上
》
，
而
且
一
口
氣
把
整
整
四
段
歌
詞

一
字
不
漏
地
唱
了
下
來
，
這
可
把
盧
日
科
夫
給
鎮
住
了
。
李
副
總
理
請
他
大
力

支
持
中
國
代
表
團
在
莫
斯
科
的
申
奧
活
動
，
盧
日
科
夫
當
即
滿
口
答
應
了
下
來

，
後
來
還
真
的
在
日
常
起
居
方
面
，
給
中
國
代
表
團
提
供
了
許
多
方
便
。

另
一
段
趣
聞
是
，
武
韜
大
使
為
慶
祝
這
次
北
京
申
奧
成
功
預
作
準
備
，
打

算
在
宣
布
特
大
喜
訊
的
晚
上
，
先
後
舉
行
一
場
大
型
內
部
慶
功
會
和
一
場
超
大

型
對
外
答
謝
宴
會
。
兩
三
千
人
份
的
佳
餚
美
酒
堆
積
如
山
。
不
過
，
這
位
大
使

當
時
心
裡
還
真
有
點
犯
嘀
咕
：
萬
一
又
一
個
﹁蒙
特
卡
羅
﹂
呢
…
…
李
副
總
理

得
知
他
的
這
種
擔
心
後
安
慰
說
：
﹁大
使
不
必
擔
心
。
使
館
那
堆
積
如
山
的
佳

餚
美
酒
，
我
保
證
十
三
日
晚
上
和
夜
裡
會
被
一
掃
而
光
！
﹂
二
○
○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
國
際
奧
委
會
對
北
京
所
作
的
明
智
選
擇
，
驗
證
了
這
位
兩
次
北
京
申

奧
的
﹁總
導
演
兼
領
銜
主
演
﹂
料
事
真
如
﹁神
﹂
。

（
下
）

（
二
○
一
○
年
八
月
八
日
於
北
京
）

新中國成立以
來，中國政府非常
重視清理色情行業
，多次展開 「掃黃
」行動。

建國初期，舊
社會遺留下來的習慣和傳統依然存在
，包括賣淫嫖娼的惡劣風氣。對此，
毛澤東指示： 「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
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
乾淨。」由此掀開了新中國 「掃黃」
歷史的第一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
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通過了封閉
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當晚，公安部
部長羅瑞卿以召開會議的名義將各家
妓院老闆、領班 「軟禁」在各區，並
宣布封閉妓院的命令。此後，各行動
小組以內外雙層包圍圈的方式將妓院
附近和胡同口圍住，並有便衣和警員
把守、巡邏。接着，行動小組將妓院
裡的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或大屋裡
，宣布立即關閉妓院的命令。妓院的
夥計、女傭等 「工作人員」被遣返回
去，嫖客經過檢查身份和登記後也當
場釋放。妓女們則集中送到婦女生產
教養院裡進行思想改造，並由政府提
供生活出路。

十二小時內，政府一舉關閉了北
京市二百二十四家妓院，集中拘留了
四百多名老闆，收容教育了近一千三
百名妓女，可謂新中國具有重大歷史
意義的第一次大 「掃黃」。隨後，天
津、上海等地也開始了查封妓院、改

造妓女的行動，上海一夜之間逮捕了三百二十四個
妓院老闆，南京關閉了近七百家妓院。

小說《紅粉》中有一個場景描述： 「從營隊裡
開來的一輛越野卡車停在翠雲坊的巷口，濃妝艷抹
的妓女們陸續走出來，爬上卡車的後車廂去。」這
就是建國初期 「掃黃」行動下妓女前往教養院接受
改造的縮影。到一九五八年，新中國的 「掃黃」行
動取得巨大成功，賣淫嫖娼活動基本禁絕，大量妓
女獲得新生，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然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賣淫嫖娼開始
死灰復燃，尤其在開放城市和沿海地區更為明顯。
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黃色小說和黃色錄影開始傳
播，加速了賣淫嫖娼風氣的蔓延。

在此背景下，一九八六年，國務院發出《堅決
取締賣淫活動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一九八九
年，一場全國性的 「掃黃」行動拉開了大幕。

這場大規模的 「掃黃打非」的行動不僅明確提
出了 「掃黃」的概念，還成立了相應機構從事 「掃
黃打非」工作。一九八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決定成
立全國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工作小組（二○
○○年改成全國 「掃黃打非」工作小組），並與國
務院召開全國整頓清理書報刊及音像市場電話會議
（後稱 「第一次全國 『掃黃』電話會議」）。自此
， 「掃黃」行動不再局限於封閉妓院、改造妓女，
還納入了更多工作職能，如查繳淫穢色情書籍和錄
影，關閉涉黃娛樂場所等。

沿海開放城市深圳也加入了這次 「掃黃」行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深圳經濟特區逐
步對外開放，娛樂消遣活動在年輕一輩中開始流行
，且北上的港人越來越多，由此深圳出現了很多為
年輕人和港人準備的娛樂場所。據資料記載，當時
深圳的營業性歌舞廳有一百三十九家。伴隨着流行
文化的進入，泥沙俱下，大量色情書刊和淫穢物品
也從境外流入，僅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間
，深圳海關就查獲了淫穢書刊八百四十本。

於是，加入到全國 「掃黃」行動中， 「彩燈閃
爍喇叭響，全民動員來 『掃黃』」、 「製黃傳黃是
犯罪，拒黃掃黃最光榮」等標語出現在大街小巷。
深圳政府還嚴格整頓了按摩桑拿浴等色情場所，並
於一九九○年令異性桑拿按摩室全部停業。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內地各地警方幾乎每
年都會掀起數次 「掃黃」專項運動，打擊日益猖獗
的賣淫嫖娼、傳播色情的行為。同時，隨着科學技
術的發展，工作小組涉及的領域也不斷擴展，其中
包括嚴厲打擊、整治互聯網和手機媒體涉黃行為。
據內地媒體報道，一九九四年至二○○五年內地
「掃黃打非」行動共出動了二千五百人次，查繳淫

穢色情光碟八千八百多萬件，關閉色情網站二千多
家。然而，新中國初期 「掃黃」的戰績似乎再也無
法複製。儘管政府 「掃黃」的行動越來越頻繁、規
模越來越大，但是始終無法將色情業和色情文化清
除乾淨。

作家戴厚英在她生前出
版的《性格─命運─我的故
事》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到 了 一 九 七 二 年
，……工宣隊也受不住長年
累月的農村勞動了，他們說

知識分子要改造，難道我們也要改造？於是我
們由農村勞動變成城市勞動，響應偉大領袖的
號召，在南京路上挖防空洞。真不明白老人家
那時是怎麼想的，怎麼會把自己與李闖王聯繫
起來，學習他的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
。不過， 『王』也稱了許多年了，只好把 『不
稱王』改成 『不稱霸』。老人家這樣一聯繫不
打緊，可把全國上下的各家百姓忙得個四腳朝
天。那幾年一共消耗了多少人力財力去 『挖洞
』，恐怕至今也開不出明細賬目來。」（見該
書第149頁。後收入《戴厚英文集》，文同。）

戴厚英是個才女，但這段話錯得太離譜了
。向朱元璋獻策 「高築牆，……」的是朱升。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朱升傳
： 「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
：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
」（注意，是「緩稱王」，不是 「不稱王」。）

怎麼會把這段名言（重大政策）的發明權
由飽學的翰林學士移到文化不高的闖王身上呢
？不是毛澤東無故 「把自己與李闖王聯繫起來
」，而是你硬把朱升、朱元璋的事栽到李闖王
頭上。朱元璋與李闖王，一個是明朝的開國皇
帝，一個是明末造反埋葬明朝的農民起義領袖
，兩人相距二百餘年，李闖王又怎會跑到朱元

璋跟前獻上 「不稱王」的高論呢？
作家不是歷史家，也不一定要 「學者型」的，但要有一

點文史知識。對自己不熟悉的典故、成語之類，尤其要查書
，以免貽笑大方。

董其昌記錯杜詩
書畫家記錯寫錯字，是常有的事。
偶翻林亞杰（今名林雅杰）主編的《廣東歷代書法圖錄

》（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見 「嶺南從帖與碑刻
」輯中，有明代大書畫家董其昌所書杜詩一首，末署 「書杜
子美華清宮詞」（第一○二三頁），其書靈動飄逸，圓勁秀
美，乃草書中之精品。欣賞再三，不忍釋卷。惟署云 「杜子
美華清宮詞」不確，實是董大師記錯了。

查杜甫全集，並無題為《華清宮》的詩。按所書詩句，
所詠者為玉華宮而非華清宮。玉華宮為唐太宗所建之避暑行
宮，據說清涼勝於九成宮，規制設施簡陋，體現了唐太宗的
恤民思想，至杜甫時已荒廢。而華清宮乃唐玄宗與楊貴妃享
樂之地，構製奢華，內闢華清池等溫泉浴池十餘處。

據《舊唐書》載：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年）七月，作
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又據《地理
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六五
一年）廢為玉華寺。

杜甫筆下的玉華宮，觸目荒涼，透出沉重的滄桑感。全
詩如下：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憂來藉草生，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上，誰是長年者。
對照書法，可知董其昌不僅詩題記錯，且把 「美人為黃

土」二句調前，把 「萬籟真笙竽」二句調後，個別字也有異
，如 「陰房」寫作 「陰林」等。

這幅書法，雖有記錯寫錯，仍不失為珍品。如果編者對
此能作些說明，並附上釋文，就更好了。

每年夏季，我國的高校招生猶
如一場生死之戰，每個考生都在心
神不定地等待通知──等待命運的
裁決。

而美國的情況與我國有着天差
地別。美國高校在給新生發放錄取

通知書時，反其道而為之──新生在收到通知書的同
時，經常還會收到一些T恤、糖果禮盒之類的溫馨禮
品。校方可謂是在絞盡腦汁 「籠絡」新生了。高校
「賄賂」考生？這可不是惡搞，也非天方夜譚，此乃

人家的 「高考制度」使然。
美國的 「高考」叫SAT，如果用更恰當的說法，

SAT其實屬於美國學生的高中畢業考試。學生只要交
一次費用，可以參加三次 SAT 考試，而 SAT 的舉行
周期，也非一年，而是二個月或三個月。學生可以選

擇一年中某次考試的最高分，作為高中畢業成績向高
校寄發。這樣就可以較好地避免發揮不佳、天氣、心
情等不利因素對 「高考」的影響，讓考生的考試成績
反映出準確的實力狀況。

不過，SAT分數也不是美國考生進入高校的唯一
「門票」。實際上，美國大學錄取新生的標準大致有

三個：第一個是高中畢業前一年的學年平均成績。但
私立大學對於這一條的要求比較寬，他們看重的一般
還是 「高考」成績。而公立學校往往將這條 「平均成
績」排在第一位，如果學生想進公立大學，那麼其平
時在學校的表現情況就相當重要了。第二個即 SAT
的成績，每個學校會在招生簡章中公布本校的 SAT
分數線（其實是一個分數區間，譬如一三八○至一四
八○分）。第三個是學生的社交參與能力。你參加過
什麼社團，擔任過什麼職務，做過多少義務工作等等

，此類表現出動手能力、社交才華和奉獻精神的 「履
歷」，你寫得越詳細越有機會贏得高校的青睞。

除了三條 「硬性標準」外，美國高校還需要考生
的自薦信。別小看了這封自薦信，看看美國高校錄取
新生的大致程序吧：學生向高校寄出 「申請」，高校
招生負責人取到學生的檔案，先看學生的自薦信，讀
後若感到滿意再閱讀其他材料──若自薦信讓人沒感
覺，那根本無希望。據說有考生將自薦信寫成一篇感
人肺腑的情感美文，恰恰打動了考官，憑此被錄取了
呢。

美國學生為了提高錄取率，也可以申報多所高校
，但與我國大不同的是，開學後報到率常常低於百分
之五十。當然，高校都希望讓入學率保持穩定，於是
就出現了本文開頭所述的 「怪」現象──美國高校要
給新生送禮！

威武、壯觀的倫敦塔，與凌空飛架的
大塔橋，勾勒出泰晤士河北岸上，一幅令
人嘆為觀止的美景；隔河相望這座近千年
的古塔，如長河上的守護神般，日夜守衛
着這座繁華的都市。倫敦塔的魅力，不全
在皇宮與城堡修建的歷史，塔中的國家監

獄、女王問斬等血腥事件，往往成為國際遊客訪塔探秘的興
致所在。

夏季是遊塔的高峰期，保守估計，每天入塔參觀者少說
也有六千人，該數字還不包括浩浩蕩蕩的塔外遊的旅行團，
倫敦塔的國際知名度於此可見一斑。大凡入塔的遊客，喜歡
選取由愛德華一世在十三世紀時修建的西門進入，城門兩邊
是高聳入雲的圓形堡壘般的高塔，是護塔的第一道防線。沿
着石徑小路前行約三百米，二十座高塔組成的古城堡近在眼
前。

今日倫敦塔的規模，基本上保持了中世紀擴建時的原貌
，白塔是中心點，環繞白塔建起內外兩道護塔的城牆，內城
牆由十二座高塔呈四方形排列；外城牆則是近十座高塔與堡
壘組成的防禦工事，外牆邊加修了一條護城河，使之堅不可
摧。

一一○○年建成的白塔是塔中之王，白塔是威廉一世
（征服者）執政時，在倫敦城東面建立的高塔。它佔地面積
為一千二百平方米，樓高約二十八米，北靠山坡，東臨泰晤
士河，成為大都市中第一個抵抗外敵的制高點。

中世紀寫下了倫敦建塔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年僅九歲的
亨利三世在一二一六年執政後，在在位的五十六年中，先後
修建了十一座高塔和護城河，它就是今日人們所見到的內城
牆的規模。愛德華一世於一二七二年即位後，他將父親的防

禦工事進行修整和加固，並修築了一道融高塔和堡壘於一體
的外城牆。自此之後，歷代皇朝將建塔的焦點集中在完善塔
內各項設施上，如亨利八世，他在倫敦建有六十處行宮，在
塔內也修建了豪華的宮殿。

倫敦塔雖然整體構造上是一座軍事城堡，但實際上，從
白塔建成之日起，國王們深知此處防守嚴密，因此動了關押
重要囚犯的念頭。位於塔中西南角的四座高塔，是 「塔中囚
牢」線的參觀點，它記錄了多起英國歷史上頗為駭人聽聞的
事件，包括女王問斬案、王子謀殺案、國家監獄案等，被傳
統的英國人說成是 「殺氣最重，女鬼最兇」的地方。有人甚
至說，每逢鬼節都會傳出女鬼的嚎哭聲。

在一連串血腥事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莫過於女王問斬
之地──綠塔了。綠塔是 「王后房子」前的一塊綠草坪，在
亨利八世執政的一五○九至四七年間，他為了得到男丁繼承
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決然與羅馬教皇對抗，另立英格蘭教
會，為他五次休妻續弦鋪路，他的六位妻子中第二任妻子安
妮．博林，第五任妻子凱瑟琳．霍華德均被控 「通姦罪」，
先後在綠塔內斬頭，寫下了英國王室歷史上醜陋的一頁。

在青綠的草坪上，不僅灑下了亨利八世的兩位妻子以及
年僅十六歲的九日王后簡．格雷的鮮血，它還見證了七位要
人，包括四位勳爵的頭顱被砍掉。在這塊血腥之地上如今建
立了一座圓形精美的紀念碑，碑旁寫下了一段淒婉的文字：
「文雅訪客請留步，死亡在此了斷多少光陰，珠嵌美名英年

早逝，願他們安息，……」小小的墓碑不僅在慰藉已故的亡
靈，而且也在安撫後人的悲淒之情。

在綠塔的南面座落着血腥之塔，該塔以兩名少年王子離
奇失蹤的命案著稱於世，今日專家學者對王子的屍骸及謀殺
地等依然爭議不斷。據莫頓在《探索倫敦》一書中記述，一

四八三年，愛德華四世駕崩後，本應由十二歲的王子愛德華
五世繼位，結果兩位王子被叔父葛羅斯特公爵送入塔內而告
失蹤。直至一六七四年，人們在白塔南面的梯級下發現兩副
人骨，經推斷為失蹤王子遺骸，當時執政的查爾斯二世下令
將之移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葬。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大教
堂教長提議，由法醫及專家重新核證，經過一系列的反覆驗
證，證實是王子的屍骸。

此一駭人聽聞的歷史事件，曾被大文豪莎士比亞記錄在
他的《理查三世》歷史劇中，在坊間廣為流傳。今日人們在
參觀血腥塔時，可以通過油畫及資料說明，重溫這一段
歷史。

綠塔的西面是著名的國家監獄所在地伯桑塔。該塔在十
四世紀闢為監獄，曾經關押過要犯托馬斯．伯桑，塔名為此
改為伯桑塔。自此之後，陸陸續續關押過一些要犯；直至十
六、十七世紀，它正式成為國家監獄，曾關押過一些著名的
政治犯和異教徒，如人們熟識的伊麗莎白一世、亞努頓伯爵
、菲烈普．霍華德等。

囚犯們進入倫敦塔，大都走水路──從泰晤士河直達塔
中西門邊的 「背叛者之門」，以避開犯人被劫走的危險。

今日人們進入塔內參觀，這座所謂的國家監獄根本沒有
正式囚牢的設施，只有二樓的四面牆上，刻滿了當年囚犯們
用利器畫成的各式塗鴉，牆角邊的陳列板記錄了囚犯的名字
，證實這個只有八平米的小房間，曾經先後關押過八十位犯
人，擁擠程度可想而知。

與血腥之塔相鄰的韋克菲爾德下塔，至今依然陳列着當
年使用過的刑具，如在亨利八世時任倫敦塔副獄長尼奧約德
研製的 「夾刑」刑具等，陳列的刑具數量很有限。據《倫敦
塔指南》介紹，這裡的刑具主要用在對囚犯進行逼供，好讓
犯人在重要的文件上簽名。

結束 「囚牢」參觀之旅後，遊人將視覺轉到馬丁塔，近
距離欣賞著名的 「皇冠珠寶」展；觀看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登
基盛況的錄像；親臨白塔參觀盔甲、戰馬模型的展覽；聆聽
塔內看守講解著名的河邊 「囚犯之門」的歷史。熙攘的古塔
、紛繁的歷史，雖然這座城堡已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之列，但它還是讓人有點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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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來
這
裡

遊
玩
，
價
格
較
低
，
一
般
看
一
場
戲
，
大
約
兩
、
三
毛
錢
，
就
連
哄
動

一
時
的
，
有
﹁活
紅
娘
﹂
之
稱
的
宋
長
榮
的
演
出
戲
票
，
最
高
的
票
價

也
僅
四
角
錢
。
聽
一
段
相
聲
只
要
二
分
錢
，
就
是
說
，
花
上
毛
把
錢
，

人
們
可
以
在
相
聲
場
，
消
遣
整
整
一
個
下
午
或
是
一
個
夜
晚
，
怎
會
不

使
人
流
連
忘
返
呢
？

李嵐清：北京申奧 「總導演」 李景賢新
中
國
幾
次
大

﹁
掃
黃
﹂

許

楊
倫敦塔的幽靈 王亞蘭

美
國
高
校
招
生

羅
春
香

夫子廟泮宮漫筆 谷萬中

李
闖
王
不
稱
王
？

江
勵
夫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倫
敦
塔
中
的
塔
之
王
︱
︱
白
塔

王
亞
蘭

攝

（
建
於
一
一
○
○
年
）


